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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原长篇小说《纠缠》：

二十年后，再看马原
□吴 萍

■关 注■新作聚焦

上世纪80年代，“先锋文学”一度兴盛，出现了余华、格非
和马原等先锋派小说家。几十年间，他们中有人隐居乡野，有
人改行成了文学教授，马原则干脆玩起了失踪。直至去年，马
原终于携长篇小说《牛鬼蛇神》重回读者的视野。2013年7月，
马原又推出新作《纠缠》，迎来创作上又一个井喷期。

为“纠缠”而《纠缠》

在马原看来，身为一个中产阶级的作家，描写中产阶级
的生活是很自然的事情。因此，他特地感激老友田地提供了
有关一对中产阶级姐弟的遗产继承故事素材。小说《纠缠》说
的是：姚清涧老先生留下遗嘱，将存款和房产变现捐赠母校，
儿女姚明、姚亮执行遗嘱过程中却遇到了种种“纠缠”……

然而，书商大力的吆喝、书腰上的“卡夫卡+钱穆勒”都不
能帮马原的忙。《纠缠》在叙事手法、情节设置或是表现深度
上均显无力而平庸。读者随姚明、姚亮去见律师、见公证员、
见蹊跷出现的各路人马，在他们途遇的种种纠缠中，却难以
窥见马原剔出的饱满的人性以及物质对道德或行为的倾轧。

有人把《纠缠》说成“生活的‘段落大意概括’”，实不为
过。而令我深感吊诡的是，马原为何如此大篇幅地讲述“财
产继承法”，不胜其烦地在小说中“颁布”有关继承法的各种
条例和规范事宜。小说读罢，我对书中那些人物的印象了
了，却懂了“顺序继承者”或“赠与”的法律含义。此种意义上
言，《纠缠》无非是以姚明、姚亮帮其父达成遗愿过程中遇到
的纠缠为个案，为许多对此陌生的读者普及“遗产继承”的法
律常识。

“纠缠”之题甚好，小说围绕“遗产（金钱）”纠缠了各种纠
缠，姚家姐弟与受益校方之间、姚亮与儿子之间、姚亮与前妻
之间、姚家姐弟与冒出来的“老哥”之间，甚至姚家人与律师
们之间等等，这些都是马原所欲表达的“纠缠”。应该说，这张
纠缠之网，马原撒得尽可能宽和密，力求紧紧呼应小说的题
目。可惜的是，马原忽略了表达“纠缠”之深度，他展现每个落

“网”之人露出的苦状，却没能挖出蛰伏于受困身体下的精神
之痛。作为卡夫卡的拥趸，马原心中挥之不去的似乎是《城
堡》中的土地丈量员“K”，因此他试图让姚明、姚亮也成为另
一个“K”。然而，卡夫卡的“K”陷入身份得不到认同的尴尬，借
此抽象传达了现代社会的荒诞性。而姚家姐弟却只是徒有

“K”的皮囊，诉说着被宿命推着走的憋屈愤懑，却传达不出物
质捆缚身体同时更在戕害他们精神的深层内涵。

卡夫卡有“K”,鲁迅有孔乙己，小说家们多数在靠“人物”
立身。《纠缠》中，姚明是两度离异育有两女的单身富婆，姚亮
是离异后有新家的知名教授，姚亮的前妻范柏是身在海外的
知识分子，儿子姚良相是个专事摄影的年轻人……马原安置
了好多人物，有名字、有身份，彼此之间有着各种错综关系，
但却始终没能让他们“立”起来，每个形象最终失于干枯混
沌。姚明对第二任丈夫有入骨之恨，姚亮对前妻亦是如此，马
原对此不作解释，这故意的减法并未让小说凝练，反而让读
者徒生重重的疑窦。

此外，巧心人发现，马原开始在《纠缠》中动用心理的描
写，然而这种描写能触到读者的神经末梢吗？再就是充斥其
中的大量对话，仅仅截取了生活中的浮泛一瞬，仿佛这个人
应景地说着该说的话，并不能复现当时的“深刻”，抖泄不出
人心的秘密。回望那些优秀小说，与其说读者记住了情节，毋

宁说是难忘小说的人物，他们伟大或是卑微，却能让读者挨
近时为之歌哭、震颤或警醒。就像“K”，我们发现他所在的城
堡也许就是我们的城堡；或是孔乙己，那种酸腐气还在代代
相传。退一步，即使走畅销小说这一路，也不能宽宥《纠缠》带
给读者阅读体验的苍白和无意义。

当年短篇小说写作圣手欧·亨利将短篇打制得那样出人
意表，体现出很强的“故事性”。然而，艺术小说行至当下，不
论长篇或中短篇，现代的审美意趣都已对“很强的故事性”报
以冷眼。现代读者更倾向于那种擅长冷静叙述而近乎无波的
日常生活，并在此打捞出有关人心和人性秘密的小说家。面
对《纠缠》，小说之旨的“纠缠”并非源自读者阅读后的心理认
同，似乎是被马原事先准备好的主题。细究小说的推进，情节
的“线头”烦杂而纠结，一路考验读者的耐心，而非撩起“悬
疑”的好奇，很多地方背离了故事发展的必然逻辑，只为“纠
缠”而纠缠。物欲的当下，一笔巨额遗产或一笔中奖难免会引
起骚动，然而《纠缠》中的乱发般毫无根据的意外和转折，已
然冲破了读者心理接纳的阈值。最终，姚明因“老哥”来访而
顿然醒悟地认亲也就算了，如何在末尾又横空冒出新“姐妹”
的狗血桥段？如此想，《纠缠》远非真正意义上的悬疑小说，何
必打出“悬疑”之名头？

被放弃的人类“大纠缠”

21 世纪的中国，贩夫走卒抑或官者权卿谁也逃不出“金
钱”的捆绑，马原亦不能免俗。老友的所遇让他发现了这一掐
准时脉的话题，可叹的是马原仅借《纠缠》扯出了一群毫无头
绪的人，而不是一则现代人物质丰裕、精神失所的暗喻。我们
目遇姚明、姚亮生生将一桩大好事做成一堆麻烦事，而对于
麻烦，马原竟自动放弃追索自身困顿与大时代之间“大纠缠”
的可能性。恣意编排各种法律条文、任意的毫无说服力的种
种岔子，都只能让他蹲在人类“大纠缠”的洞口绕圈圈，不能像
卡夫卡一样深入其里。“纠缠”，可幸马原找到与读者甚为合拍
的绝妙话题，却不能掘出话题下的问题，这多少让人唏嘘。

“马原，还是 20年前的马原吗？”这个疑问让人回溯至 20
年前，马原携《冈底斯的诱惑》《虚构》等作品，为小说界吹来
先锋派的新风。吴亮总结出“马原小说叙述圈套”，而后马原
针对传统小说又发出惊人之论“小说已死”。谁曾想到，睽违
已久重回文坛的他却自动放弃初出道的样子，逐渐走上新写
实这路。去年的《牛鬼蛇神》，洋洋 40 万字交到读者手中。跟

《纠缠》一边倒的哗然不同，读者对此部作品的评价褒贬参
差。爱之者以“生命之歌”点赞，恶之者不惮以“廉颇老矣”直
指马原作品的气血两亏。私以为，《牛鬼蛇神》的品质虽优过

《纠缠》，尚不能算一部佳作。这是部浸润个人生活经验的小
说，马原恋恋难忘西藏高原，形式上亦未全然走出先锋的余
魅。拼盘方式的做法、交叉性的叙事、时序的有意乱置、章节
的3.2.1.0等等，都是其执意保留“先锋”的证明。诚然，做过教
授、试过生意、再婚生子、死里逃生等人生遭际都让老来的马
原深悟到人生的特殊意味。这些总结出的个体感喟一一被其
安排入《牛鬼蛇神》每章的最末节，谈《圣经》、谈进化论、谈老
子和上帝给他的哲思。但是，马原为此冒险之举确实付出了
代价，没有取巧地提升小说的哲思味，反倒掉入了自恋自话
的藩篱。

对多数读惯国外现代小说的读者来讲，《冈底斯的诱惑》

或《虚构》虽因阅读经验和时间之淘洗祛魅得不少，但一定还
会为其中的人物感动。当不依托架空或稀释情节，散板多向
化等叙事手法无法再“先锋”时，我感动的是马原在《虚构》中
剖出那个面容已毁的麻风病女人的内心深度。就像我们读雷
蒙德·卡佛或是艾丽丝·门罗笔下的人物，稍不留心就会被莫
名的锋利所割伤。

无奈，放弃先锋形式的马原也放弃了细致的人物摹画，
最新两部小说中的人物都少了性格的棱角，变得面目模糊。
马原曾就《纠缠》说起对现实生活的关注，说起自己从“形而
上”到“形而下”的转型。其实，将《冈底斯的诱惑》或《虚构》公
允地放置当时的语境下细察，也仅仅是风格和形式上的形而
上，内容还是源自生活的经验给养，并非形而上。着眼于消费
主义年代中出现的《纠缠》，直接以“财产（金钱）”这个经脉打
通的是形而下的眼前生活，令人遗憾的是风格和形式上也趋
向形而下。

要么好小说，要么坏小说

马原不算成功的两部长篇，其背后予人的现实启迪也是
多多。优秀的小说家，总能找到最契合自身表达的叙事长度
和范围题材，而不是拘泥于长篇或中短篇。当莫言懊恼《红高
粱》当年没有写成长篇时，许多读者和评论家却一致认为当
年的长度刚刚好。英国作家J.G.巴拉德曾有妙语：短篇小说是

“虚构文学宝库中的散钱，在现有的长篇小说的财富旁边备
受冷落，不过长篇小说不过是价值被哄抬的货币而已，还往
往是赝品。”近年来，国内很多长篇小说奖的空缺也证明那些
大量涌现的作品无非是一件件“赝品”。诚如严歌苓所言，有
了擀面的手艺就能“擀”出一部长篇，无非拉一拉、捋一捋，再
拉一拉、捋一捋。可是，读者如何吞咽这一大碗掺水过度、韧
劲不足的面条？怕会倒尽胃口吧。克制、凝练和冷峻差不多是
当今国际优秀短篇的特质，这是否让人误会长篇可以不克
制、不凝练或不冷峻？以至让读者阅读时总想去拧干这未脱
水就拿出来晾晒的“大床单”。其实，马原等一些小说家在长
篇创作上的问题，也出现在很多年轻作家的身上。一位努力
写长篇的年轻作家愧色而言：“一个小说家一辈子总要出几
部长篇吧。”某评论家盛赞一位中短篇写得很好的作家：“终
于写出一个长篇了！”绕不过的“长篇情结”下的好多小说家
们，似乎正危险地踏入追求字数不求质地的泥潭。大家似乎
都忘记了，鲁迅不因“无长篇”而渺小，契诃夫的人物都活在
短篇中，雷蒙德·卡佛更是将个体生命的经验交付给了短篇
和诗歌，博尔赫斯被长篇拒绝却无人撼动其“天才作家”的地
位。因此说，诺奖新晋得主艾丽丝·门罗于当下的国际国内小
说界意义就显得弥足珍贵，“长篇缺席”没有让她在国际领奖
台上缺席。作为史上第一个靠短篇小说折桂此奖的作家，以
身证明：一个小说家，毕其一生没有长篇不足以成为缺憾，写
不出好作品才是真正的懊丧。

世上的小说被评论家们归诸到实验、革新、流派、主义、
先锋、反先锋等等中，而对于真正的小说家和读者，内心的不
二准则永远是：要么好小说，要么坏小说。正像法国评论家
罗兰·巴尔特有关摄影艺术的“刺点说”，好的小说也一定
密布各种刺点，刺到人心，刺到死穴，进而牵起精神和心
灵的震颤。惟此，才能将读者引入颇有玩味的小说理解和
阅读享受中。

作为一名以读小说为职业的编辑，我
常被问及对当下小说创作的观感。对此，
我最深切的体会是：现在小说写得“太像
小说”了。此话怎讲？小说写得不像小说，
那应该像什么？

现在的大多数小说都有一股浓烈的
“小说气”：似曾相识的新闻边角料式的故
事，一本正经、板着面孔的叙述腔调，端着
样儿摆出“我在写小说”的架势，不懂得节
制但又寡淡无味的絮叨，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的彼此“借鉴”、“重复”——这就是“小
说气”，这“气”是“匠气”，是“酸腐气”，是
僵化的“文体气”。

如果您是当下小说的忠实读者，就能
感觉到这种让人疲惫的“小说气”。绝大多
数小说从内容到表达均不独辟蹊径，也不
灵动极简。无论关注社会的所谓现实主义
题材的小说，还是表达自我情感的个人现
代小说，抑或其他题材的小说，都显出一
种老态龙钟的疲惫感来——这就是所谓
的“太像小说”。

一位小说编辑同行说过，“老的旧的
作家，作品可能更加无懈可击，他们的小
说很少有不像小说的……它们多是作出
来的。”的确，很多小说一“作”就“像小说”
了，从结构到细节、人物，一切都设置得滴
水不漏，一切都在作者的掌控中。

小说太像小说，意味着写小说有可能
成为一个匠活，就像木匠打的每一把椅
子，都太像一把椅子；这意味着小说观念有可能模式化，对生
活的发现成为泡影；这意味着小说可能会把复杂的人物和事
件变得简单，成为现实的肤浅注解；这意味着小说这一自由
的文体会日渐变得僵化，缺少创造力，而枯萎下来。

现在大量小说“太像小说”的原因是什么呢？大致不过以
下几点：一是受老作家老传统影响，跟风走红小说的题材和
写法。诸多小说除了“学”以外，没有“越雷池”的勇气，无法真
正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二是复杂的现实摧毁了作家的想象
力，作家们不敢想了，也不会想了，只有“作”，只有“编”了，一

“作”一“编”就更“像小说”了。三是写作小说的野心不够大，
许多小说丧失了朝“伟大小说”迈进的野心；写作者眼光短
浅，叙述格局不够大，满足于把一个故事讲完便万事大吉，缺
少一种人类高度和深度的认知。

在我们这个活力与混乱共舞的时代，小说怎么就变成了
僵化的、老气横秋的叙述模式呢？别忘了，小说最初只是一棵
稗草，很野，很自由，生长在湿泥和粗砾上；小说是对世界的
一种模糊性和神秘感的表达，不是现实的索引图；小说是借
助词语唤起我们想象的叙述；小说是恢复生命感觉力和活力
的智慧游戏。也别忘了：每一个时代的大师的出现，都是对小
说概念边界的突破，用全新的作品定义“小说”的。在现代小
说三四百年的历史中，除了卡夫卡的变形、马尔克斯的魔幻
之后，还有墨西哥的胡安·鲁尔福——那个写出生者与死者
没有界限的小说家，印度的萨尔曼·拉什迪——那个写出羞
耻的世界里人有好几条命的小说家，美国的塞林格——那个
把短篇小说变成谜语一样的小说家，以及英国的麦克尤
恩——那个让人物消失或者蒸发的为小说历史贡献了“麦克
尤恩式的玄妙”的小说家，以及卡佛、舒尔茨等等，他们都是
因为把小说写得不像小说而名垂千古的。

伟大小说的本质是颠覆读者的预期，颠覆他们对社会生
活的预期，对世界看法的预期。我们当下小说的出路应该是
去寻找这种颠覆，写出不像小说，或者说不那么像小说的小
说来。怎样才能做到呢？如果要为此开出药方的话，我只能粗
略地写下这样几条：一、摒弃传统，寻找属于自己的声音；二、
突破文体，让小说的边界在你笔下延展；三、创建自己的表达
方式，独一无二的，原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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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小说

田耳《合槽》
荣耀和财富的陷阱

田耳的短篇小说《合槽》（《山花》2013年第9期）以略带荒诞和夸张的笔
法讲述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一向以“嚼得动锅巴”而自豪的杜老汉
突然“不行了”，为了挽回面子，他逼着在城里工作的儿子带他到医院装假
牙。医生给杜老汉订做了一副“德国造”的、带遥控装置的“电动牙”，只要一
按遥控器，电动牙就自动咬合，还可以调节频率和力度。戴着这副牙，杜老汉
重新成为村人瞩目的焦点，他的夸口和卖弄引来了羡慕和嫉妒，邻村的一个

“贼老汉”趁其睡觉时偷走了这副假牙，却留下了遥控器。贼老汉本想拿假牙
卖一笔钱，可没有遥控器，假牙成了废物；而没有了假牙的遥控器也成了杜
老汉的心病，最终因“心脏原发性早搏”丢掉了老命。接着，贼老汉拿着这个
卖不出去的“值钱货”，让摆摊的牙医老詹给自己装上，却因不能“合槽”而作
罢。假牙到了老詹手里再次成为废物，在一个大雪天，他顺手把它嵌在了雪
人的嘴巴上，“雪人就是雪人，什么样的假牙都能和它合槽”——这极富象征
意味的一笔，让整篇小说焕发了光彩：人人都在费尽心机地盲目追逐财富和
荣耀，但并非每个人都有能力驾驭它们。 （刘凤阳）

■评 论 敢于挑战命运的新时代女性
——读周德彬长篇小说《东方女人》 □陈锡生

周德彬的 《东方女人》 是他的第3部长篇小说。如
果说他的 《八品官儿》 写活了 20 世纪 80 年代改革大潮
中的一群乡镇干部，为历史留下了特定时代中江南水乡
官场一幅鲜活生动的改革“风情图”；那么，《东方女
人》则浓墨重彩地塑造了一位在新世纪初不甘平庸、敢
于向命运发起挑战的女性形象。通过这一形象的塑造，
作者赞颂了那些积极弘扬自我理想、实现自我生命价值
的女性。

小说的女主人公高天慧青春靓丽，带着一股浪漫、纯
真和柔情来到了美丽的江南水乡；又带着一种坚定、成熟
之气，步态优雅、娴静沉稳、内敛坚韧地登上了中国乡镇
改革旋涡中心的舞台。作为一个女人，她是奔忙的；作为
一名企业家，她是成功的。她和爱人携手跨出大学校门，
跟随其来到江南小城，本来完全可以过一种轻松、优雅的

生活：她的丈夫先是县长的秘书，后升任县政府办副主
任，公公又是在位县政协副主席。但她却选择了一条自
我拼搏、自我奋斗以体现自我价值的艰难之路。因此，尽
管她是一位柔弱的女人，但她却如一名敢于格斗的勇士，
用文化和智慧、胆魄和内敛、灵动和气度在以男人为主宰
的世界中勇猛前行。从质检员、供销员、营销经理、厂长
到政府官员直至市委书记。一路走来，高天慧走得疲惫、
沉重、艰辛，又走得充满挑战、刺激和富有成就感。这个
天性聪慧、机敏且颇有姿色，清高、自负且敢于冒险，剑胆
琴心且内心强大的女性形象，无疑寄予了作家对理想女
性的终极想象。

高天慧之外，小说中还有众多有血有肉、真实生动、
令人感慨的人物形象。如满足现状、小富则安、情感苍白
的政府办秘书俞济中；专横霸道、强权贪色的县长郑明

君；钻营有方、投机取巧、人格低下的私营厂长肖白尘；热
衷经营官场而城府极深的镇党委书记、后来的苏中市委
组织部部长陆剑雄；权欲熏心、深藏不露的常务副县长何
忠平，以及权色并重的国土局局长钟爱国等等。周德彬
通过一个个精彩的故事和连绵不绝的生动细节，观照其
人性裂变甚至走向深渊的内外因素。

周德彬的笔浸润了儒家思想，因而是悲悯的、温情
的；他的内心是透明的，因而写作是热切的、善良的。他
笔下的人物结局总是那么让人爱恨交加，留有余光。他
努力将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
写得更复杂、更纠缠，使作品显得更真实。这些都说明周
德彬对时下官场、对体制内的人物及其命运、对高度喧嚣
的社会环境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思考、质疑和解读。

周德彬长期在农村生活、工作，因而他的语言机智幽
默而不失深刻，谐谑俏皮而不辞风雅。小说不仅细腻地
展示了主人公在爱与恨、情与理、事业与家庭、信誉与忠
诚、利益与责任、高尚与卑贱之间的交错纠葛和内外冲
突，也全面展现了一座江南古城在社会转型时期人物的
喜怒哀乐、欲望冲突、人性裂变、宦海沉浮和命运未卜，最
终凸显了城市环境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

本报讯 11 月 30 日，首届“诗建
设”诗歌奖颁奖典礼在杭州举行。张曙
光获得主奖，朵渔、冷霜、唐不遇获得新
锐奖。

张曙光是“第三代诗人”的代表诗
人之一。评委会认为，通过张曙光的诗
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幅幅烙上了个
人印记的“岁月的遗照”，还有一种无休
止的令人目眩的“历史的迂回”和“现实
的曲折”。他的诗歌保持着理性的思考
与超验的命运感之间的张力。对于新
锐奖的获奖者，评委会认为，朵渔是一
位在写作立场上毫不妥协、在艺术上日
益精进的优秀诗人。在一个浮躁的年
代，他把他的现实痛感、人性关怀和对
真理的追求与一种综合的诗艺结合起
来，发出了富有勇气的声音。冷霜的作
品数量不多，但他的作品聚焦于自我与
世界、与他人之间的丰富感知，擅长捕
捉各种飘忽不定的心理动机。他的诗
在日常经验的准确刻画中，提供一幅

“内心生活”的多层次素描。唐不遇的
诗歌源于对生活细节的敏感与洞察，他力图捕
捉和叙写生活中不易察觉的微小事物，来展现
这个时代的复杂性。

据《诗建设》主编泉子介绍，“诗建设”诗歌
奖旨在奖掖当代汉语新诗创作中的探索者，以
推动新诗在精神与艺术上的发展。该奖评选范
围不局限于发表在《诗建设》上的作品。

（欣 闻）

本报讯 11月23日，第三届中国新锐批
评家高端论坛在湖南岳阳举行。来自全国各
地的30多位批评家围绕“全媒体时代的写作
边界与批评伦理”这一论坛主题展开研讨。

与会者认为，全媒体时代的文学写作和
文学批评都受到了新的挑战，作家和批评家
都要思考如何寻找到自己合理的位置，以便
更好地发出声音。张光芒认为，现在无论是
在创作还是批评中，我们都主张要“以人民为
中心”。但是，人民是由一个又一个个体构成
的，因此要注意将文学的个人性和人民性结
合起来。昌切说，全媒体时代的到来，让作者
和读者之间能够直接进行沟通，专业的文学
批评可能就不直接承担“中介”的作用了。在

这种情况下，想要文学批评继续保持它的有
效性，批评家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写出真正
有见解的文字来。谭五昌谈到，媒体批评固
然有其重要的作用，但也不能因此轻视专业
批评的效果。专业的评论者要去掉浮躁心
理，真正耐心地从语言的层面进行分析，并结
合广阔的文化视野进行言说。陈旭光则建议
批评家能够充分利用新媒体带来的便利，积
极参与到对电影等文艺作品的及时点评中
来，他提倡一种短小精悍的创意批评。毕光
明谈到了当今批评的乱象与失范状态，呼吁
批评家回归本位，让文学批评能够继续有效
地发挥它的作用。

（邓 瑗）

本报讯 11月30日，由湖北省作协主办的张执浩诗集
《宽阔》研讨会在武昌召开。梁必文、高晓晖、李少君、邓一
光、臧棣、谢克强、董宏猷、田禾等作家评论家参加研讨。

《宽阔》是近期由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的张执浩个人作
品精选集，收录了作者新世纪以来创作的最具有代表性作
品，如《美声》《高原上的野花》《与父亲同眠》《亲密》等，集中
展示了张执浩近几年来的创作实绩。

张执浩近年提出“目击成诗，脱口而出”的创作理念，他
试图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一条符合个人气质的独特的诗
歌之路，让诗歌最大程度地贴近日常生活。与会代表就张
执浩的创作成就与写作风格展开了深入的研讨，认为他善
于捕捉生活的细节，在日常生活中成就诗意。他的诗歌讲
究音韵，追求画面感，语言直接但余味无穷。 （鄂 理）

本报讯 11月28日，中国国家画院“博士
后科研工作站挂牌仪式”在中国国家画院美术
馆举行。人社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司司长孙建
立，中国美协主席刘大为，中国国家画院名誉
院长龙瑞、院长杨晓阳和副院长张晓凌、曾来
德等出席挂牌仪式，并为工作站揭牌。仪式由
中国国家画院常务副院长卢禹舜主持。

2013 年 8 月，中国国家画院获准设立博

士后科研工作站。此次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的
建立，将从更高层次提升中国国家画院的学
术水准，进而推动艺术创作，并扩展与国内外
文化艺术界的交流。未来，中国国家画院将
利用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的优势，加速展览、收
藏、艺术交流、培训等多方位的成果发展，以
其积极的学术作为、丰硕的创作研究成果，继
续发挥积极的导向作用。 （李晓晨）

本报讯 11月28日，演员成龙向福建省长汀县捐赠一
栋古建筑。成龙说，选择捐给福建长汀，是因为这里多年前
就开始古城保护工作，把古建筑放在这里他很放心。

成龙谈到，20年前他就开始收藏古建筑。最早也并不
是他有多么强烈的保护意识，而是想给自己的父亲盖栋老
房子住。后来就越买越多。现在父亲去世了，他继续照顾
这些古建筑有些力不从心。现在通过这个举动，能让大家
重视古建筑保护，也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

（黄尚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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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家讨论全媒时代的文学批评

中国国家画院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挂牌 成龙向长汀捐古建筑

湖北研讨张执浩诗集本报讯 11 月 18 日 至 26
日，中国现代文学馆组织作家走
进湖北赤壁和江西宜春，在两地
分别举行了首届华人作家湖北赤
壁笔会和第三届明月山华人作家
写作营。活动期间，作家们寻访
三国古战场，登上明月山顶，考察
古城宜春，与当地作家和文学爱
好者探讨地域、自然与文学的话
题，并就如何科学合理地保护利
用当地文化资源建言献策。

在活动期间举行的论坛上，
作家们围绕地域与文学的关系、
赋予地方文化新的活力等话题展
开探讨。他们谈到，对自然的审
美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内容。
自然之美不仅是风景美，其中蕴
含的是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辩
证关系，妥善处理好这二者的关
系也是文学要面对的命题。地域
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中的重要构
成，文学史上曾出现过众多以地
域标识的文学流派，它们独特的
艺术风格使我们的文学史具有了
多样性和丰富性。面对全球化和
全媒体时代的到来，保留地域文

学的鲜明标识显得十分必要和有意义。
而对发展地方文化来说，地域文学的发
展又会成为其中一道亮丽的风景。

（欣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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